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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塬上，春天盛开的那些桃花、杏
花，已经败了一阵子了。一眨眼，一树
树绿果子挂在树枝上，给人不小的惊
喜。

苹果花和洋槐花是要在夏天开
的。立了夏，眼看要开花了，可天空阴
沉沉的，好像谁惹它生气了似的。晚
间，竟然洋洋洒洒地飘起了雪花。雪
花落在一棵棵树上，苹果树和洋槐树
上的花苞变成了白色。好在，雪花飘
落了一阵子后，开始变成了细雨。

那些茸毛未褪去的果子，那些还
没有来得及绽放的花朵，还需要被精
心呵护。一股冷空气，一场雪花，让那
些果子颤抖，让那些还未开放的花颤
抖。

很快，一个个花苞乱了脚步，羞羞
答答地把自己的心事藏在叶子里，迟
迟不敢跟夏天赴约，不敢跟夏天的云、
夏天的叶子、夏天的大地会合。

走在夏天的村庄里，一朵朵花苞
生长在树上，一棵棵树生长在大地
上。那些挂满枝头的花苞在夏天乱了
脚步，那些树呢？那些在村庄绕来绕
去的风呢？那些采完春天的杏花桃
花，又准备采夏天的苹果花洋槐花的
蜜蜂呢？它们会不会一个个都乱了脚
步呢？

我看见不少村民靠近一棵棵苹果
树、洋槐树，皱起了眉头；几只嗡嗡叫
着落在一朵朵花苞上的蜜蜂，像是替
一大群蜜蜂探路，忽而落在这一棵树
上，忽而落在那一棵树上，最后扫兴地
飞远了；风呢，不知道又是从哪儿冒出
来的，忽地吹一下，再过好一阵子，又

忽地吹一下；至于牛马驴呢，静静地待
在槽前，踩着碎步，一会儿嚼一口饲
料，一会儿嘴巴伸进水桶里美美地喝
上几口。

让一切合上夏天的节拍，唯有静
待花开。花儿不仅仅是春天的信使，
同样是夏天的信使。我担心迟到的苹
果花、迟到的洋槐花，错失了怒放的最
佳时间，甚至来不及怒放就已经凋谢
了。如果是这样，苹果树就白忙活一
年，洋槐树就白忙活一年，蜜蜂就白忙
活一年。

好在，天气终于还是一点一点暖
和了起来。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一棵
接一棵苹果树、一棵接一棵洋槐树，它
们的花朵怒放了！夏天，一朵朵迟到
的花朵迫不及待，一个追赶着一个的
脚步，那些迟到的迈着一大步一大步
追赶上来。我看到，那些怒放的苹果
花、洋槐花，又引来一群一群的蜜
蜂。

那些花儿是那么美、那么香气四
溢，然而，村庄里的人们和牛马驴在一
块块土地上拉开了架势，埋头劳作，顾
不上长时间欣赏。不几日，苹果花已
经谢尽。可是那些沟洼和塬畔上的洋
槐花还照样怒放着。一些早开的洋槐
花还在飘，落在地上，微风掀着花瓣慢
慢滚动着，没完没了。村庄角角落落
的洋槐花似乎想尽量多怒放一些日
子，想尽快让迟来的夏天生机勃勃，让
大地呈现出一片忙碌。

在这个动辄会反季的时节里，迟到
的花儿终于怒放，大地上的丰收也会
如期而至。

贵阳的街巷纵横如棋局，
而石岭街，恰似其中一枚，
浓郁书墨清香的棋子。
这条隐匿于老城区的街道，
青石板路蜿蜒如龙蛇，
两侧灰墙黛瓦的老宅静默伫立，
仿佛一部摊开的线装书，
静静地等待人们去翻阅。
这里曾是无数文人墨客，
走出大山、踏入仕途的起点。
他们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在这条青石路上，
踏出了属于贵阳的文脉印记，
为后世留下了一卷卷不朽的篇章。
清晨踏着湿润的青石板走进石岭街，
晨雾尚未散去，
空气中氤氲的墨香与烟火气
交织的独特气息。抬头望去——
斑驳的“青云接武”石牌坊，
巍然矗立，四字楷书遒劲有力，
如一道穿越时空的向往。
这座牌坊曾是古代学子衣锦还乡的荣耀之门，
每一道裂痕都浸透着，
金榜题名的喜悦与寒窗苦读的艰辛。
坊柱上模糊的楹联依稀可辨：

“十年寒窗磨铁砚，
一朝登科步青云”——
其间字字如磐石，
叩击着过往行人的心弦。
驻足牌坊下，恍惚间仿佛看见，
无数青衫士子挑灯夜读的身影；
听见他们吟诵诗书的清朗之声，
在街巷中回荡，穿越时空。
沿街而行，老宅门楣上，

“耕读传家”、“诗礼簪缨”，匾额比比皆是，
无声诉说着昔日读书人家的风骨。
拐角处，一座褪色的“奎星阁”，
引人驻足，这座两层小楼，
飞檐斗拱，阁内供奉的魁星像虽已斑驳，
但执笔点斗的姿态仍显威严。
相传每逢科考之年，
街中士子必来此焚香祈愿，
祈求魁星点化，金榜题名。
阁旁老井名为“文思泉”，
刻有“汲此泉者，文思如涌”八字，
井水清冽，至今仍有老人言道：

“喝一口文思泉的水，
文章便能多添三分灵气。”
字里行间，处处可见，
古人崇文重教的精神烙印，
如燎原星火，点燃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梦想。
石岭街深处，
尚有一座保存完好的书院，
书院名为“岭云草堂”，
门联上书——

“藏修息游皆学问，
步云踏岭即文章”。
院内天井四方，
植有古桂两株，
枝干虬曲如龙，
金秋时节，桂香与墨香交融，
氤氲满院。讲堂内，
一方斑驳的砚台静静陈列，
相传为明代贵阳籍状元所用。

抚摸着讲台上深浅不一的凹痕，
仿佛触摸到了无数文人
伏案疾书的岁月。
他们在这里研墨挥毫，
将胸中丘壑化作锦绣文章，
最终以笔墨为舟，
驶向仕途的汪洋大海。
书院墙上，
历代文人题诗的碑刻琳琅满目，
字迹或飘逸如云，或沉凝似山，
字里行间皆是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漫步至街尾，
一座古戏台残垣令人扼腕。
台前石阶上刻有“劝学”二字，
据传每逢乡试放榜之日，
此处必演《登科记》、《状元谱》等戏文，
以戏曲教化百姓，激励后学。
虽戏台已倾，
残存的雕花梁枋仍可见当年繁盛，
那些戏文中的忠孝节义、勤学奋进的理念，
早已化作无形的种子，
播撒在贵阳人的精神土壤之中。
今日的石岭街，
虽已褪去昔日科举盛世的喧嚣，
但青石板上深浅的凹痕，
老宅中残存的楹联匾额，
书院里泛黄的典籍，
戏台边斑驳的石刻，
无一不是先人留下的精神坐标。
街角新开的“墨痕咖啡馆”里，
年轻人捧着拿铁翻阅古籍；
老宅改造的“科举文化展馆”中，
多媒体光影重现着
古代科考的艰辛与辉煌。
一位银发老者在文思泉边。
教孩童执笔写字，
笔尖在宣纸上沙沙作响，
宛如历史长河中溅起的一朵新浪花。
离开石岭街时，
暮色渐起，
青石板路被染成一片深沉的墨色。
回望这条浸润着千年文脉的古街，
忽然明白：
石岭街的意义，不仅在于它
曾输送了多少科举英才，
更在于它将崇文重教的精神基因
融入了贵阳的血脉。
那些从这里走出的文人，
用笔墨书写了时代的华章；
而这条街本身，则用青石与砖瓦，
为后人镌刻下永恒的文化启示,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对知识的渴求、对理想的追寻、
对家国天下的担当，
永远是人类文明不熄的灯火。
石岭街的青石路仍在，
墨香未散。它提醒着我们：
真正的仕途，
不在功名利禄的追逐，
而在以文载道、
以文化人的永恒征程中。
这条古街，正是贵阳人用文化铺就的
通向未来的精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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